
珍藏在南通市档案馆的大生档案，正
如本书封面上所标注的那样，是“张謇事
业的历史记录”。谈及创作初衷，朱江说：

“文献流传讲求传承有序，大生档案保管
地几经变迁，几代人接力保管，把这个变
动的过程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
以证明这些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真实
性是档案的生命。”

多年跟踪研究大生档案过程中，朱
江遇到最大的难题是考证大生档案移交
南通市档案馆的时间。“大生档案入藏南
通市档案馆，意味着档案原有的凭证和
参考价值逐渐弱化，由企业资产转为社
会记忆，这是大生档案根本性质的变化，
进馆时间必须要考证出来。”

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
后，部分档案运回南通，存
放到大生一厂。1962年3
月，保存在大生纱厂的大生档案移交南通
市档案馆。那么，还在上海的那部分大
生档案是何时移交南通市档案馆的呢？

通过南通文化老人穆煊的回忆，朱
江了解到时任大生纱厂的党办秘书洪国
辉负责档案交接事宜，他立刻联系并走
访当事人。洪国辉确认1962年第二批
档案由他负责从上海运回南通，直接入
藏南通市档案馆，但具体时间已记不清。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朱江在大
生档案里意外找到洪国辉当年出差的费
用凭证。由此，明确了第二批档案是在
1962年5月从上海运回南通的。“1962
年的两次档案进馆，奠定了大生档案的
基本内容框架。”

2022年，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申
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时，申报书
中有一项就是要陈述文献遗产的历史或
出处，也就是理清文献从产生到入藏机
构的过程。而这正是朱江多年来潜心研
究的课题！他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申报书
上百余字的内容，评委会认为“这对于文
献的真实性非常关键”。

不过朱江还有一个小遗憾，大生档
案在“文革”期间是否被转移到四甲部
队，他还没能找到确切的依据考证清楚，
期待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

《大生档案》是“江海文化丛书”的最
新一部作品，丛书主编尤世玮见证了这
本书从定选题、列提纲到最终出版的全
过程，他说：“大生档案是张謇事业的佐
证，研究大生档案也是张謇研究的一部
分。朱江的这本书是南通乃至全国系统
研究大生档案的第一本专著，基本梳理
清了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对研究南通
近代史，特别是研究近代南通由农耕社
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具有更直接的
现实性、应用性。”

朱江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复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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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档案最初的源头在哪里？
一遍遍地研读馆藏大生档案，一次
次查阅老图书报刊，朱江将目光锁
定在了大生沪所。大生沪所是大生
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负责大
生纱厂资金的筹措、置办机器等工
作。然而，关于大生沪所的研究几
乎为空白。

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朱江敏锐
地认识到，大生档案的绝大部分在大
生沪所形成，因此大生沪所的运作方
式直接决定大生档案的内容、种类和
数量。同时，大生沪所是大生档案的
最初和主要保管地，能否妥善保存决
定着档案能否存世。

从历史的碎片里、从档案的细节
里，朱江耐心地挖掘、打捞，像是在完
成一幅拼图，周末假期他还到上海实

地走访。在他的系统梳理下，大生沪
所的面貌逐渐清晰。“大生沪所参与
了大生纱厂的筹备过程，因而保存了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随着张
謇所创事业的逐步推进，大生沪所的
地位也日渐提升，最终成为整个大生
系统的管理中心。”

“朱江这本书的一大贡献便是把
大生沪所的历史基本讲清楚了，包括
大生沪所办公地址的变化、各个阶段
的功能与结构、人员变动等。”华中师
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
认为，他因张謇研究与朱江相识多
年，第一时间收到了新鲜出版的《大
生档案》。

广丰洋行、天主堂街31号春裕
成、上海九江路南通大厦、南京路保
安坊……大生沪所搬迁频繁，这意味
着大生档案也在不断随之迁徙。按
照大生档案的记载，朱江多次赴上海
寻觅大生沪所的旧址。一个世纪后，
有的地名变了，有的楼宇也不在了。
当下与过去、时间与空间，站在旧址
前，朱江想象着大生沪所员工是如何
一次次悉心保存、小心搬迁档案的，
感叹这批档案历经岁月动荡幸存至
今，何其不易。

“大生档案能够以相对系统、完
整的规模存世，有其必然性，也有偶
然性。必然性在于大生各企业自身
形成了相应的档案。偶然性则是，与
大生企业的组织架构有关系。”朱江
分析，“南通是大生企业的生产基地，
而上海是大生企业的管理中心。大
生沪所大部分时间位于上海的公共
租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档案安全保
管的环境，避免了抗战时期档案被日
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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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档案，一次次把朱江的思绪
带到遥远的过去，更成为他多年来不
断探索档案管理理论和近代中国历史
的资料源泉。执笔为念，落笔生情，
《大生档案》也记录了作者三十多年来
与大生档案结缘的过程。

1990年，大学毕业的朱江初到南
通市档案馆工作，正式报到的第一天
他便被安排去整理大生档案。那些穿
越时空的档案、那些成为历史佐证的
信息，让他充满兴趣。后来，参与大生
档案境内外征集、从事相关史料的编
研，再到对张謇与大生企业的研究，朱
江始终与这批珍贵的档案相伴相处。

“越是接触大生档案，越是觉得自
己应该要做点什么，比如这本书，不写
出来似乎就是违背了天意。”朱江似乎
在开玩笑，却又是在认真地说。真正
考虑写一本书，则是在2018年 12月
19日，他受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
邀请，给研究生做有关大生档案的讲
座的当天。

在研究过程中，朱江不断去思考
张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除了他留
下的物质财富外，更打动人的是可贵
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大生纱厂创办
初期的张謇，充分融汇中西优秀文化
和生产力，自信又开放，是中华民族奋
发图强的典范。他在本书的引言中坦
诚地写道：“由大生档案，笔者对张謇
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了解愈多，内
心愈发感动，以至把挖掘、整理、研究
大生档案的相关工作当作是事业去尽
力而为。”

正如朱江在书中致敬的大生档案
的几代守护人，渐渐地，他也成为其中
一员，一步一步扎实推进大生档案的
保护和研究。在本书中，他回忆了去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徐家汇藏
书楼、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征集补
充大生档案的经过。其中，去耶鲁大
学顺利查档离不开著名历史学家章
开沅的引荐。章开沅是张謇研究领
域的泰斗人物。因为张謇研究，朱江
与其结缘。一代大家的关爱与激励，
为朱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
推动力。

《大生档案》既是关于历史的书，
又可看作是档案的书，并将两者融合
起来。朱江坚持完全从史料出发，“有
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虽然整本书的
写作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背后是
他三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三十余
载，资料室“空气中弥漫着的老旧纸张
特有的呛人气味”已经成为让他心安
的味道。朱江感恩工作平台让他有机
会长时间、近距离与珍贵的档案相
伴。他希望自己的“小小研究成果”能
够帮助对大生档案有兴趣的读者迅速
切入主题。

“这些研究是朱江工作的分外之
事，他那种使命感，那种强烈的研究热
情和对事业的热爱，让我很是佩服。”
与朱江亦师亦友的田彤教授很为他高
兴，“这本书是朱江对大生档案认识不
断升华的记录，对档案工作者特别是
地方档案工作者如何讲好自己的地方
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是一种启发。”

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由中国提名的“大生纱
厂 创 办 初 期 档 案
（1896—1907）”通 过
评审，成功入选《世界
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南通大生档案，由此进
入世界视野。

就在好消息传来
的几个月前，《大生档
案》一书由苏州大学出
版社出版。作者朱江
是南通市档案馆研究
馆员，也是世界记忆亚
太项目的主要申报人
之一，三十多年来与这
批珍贵的档案为邻、相
伴。在本书中，他把近
万卷大生档案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考证这一国家重点档
案的形成、保管、整理
和开发过程，挖掘出档
案背后的故事，让一段
段藏在时光里的历史
记录变得鲜活起来。

回望与大生档案结缘的职业生涯
基本理清大生沪所的演变历史

系统梳理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


